
一位“同人”的自述：

开房后恐艾

大把大把掉头发
小团（化名）有一个旁人看来破碎的家庭。
从他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从来没停止过吵

架。11月29日晚，和记者谈及自己家庭，小团语
气中显得很平淡。上小学不久，他父母就离婚
了，此后小团一直跟着母亲过，“母亲对我非常
好，那会儿她也想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怕我
受委屈，后来就放弃了。”

小团说，后来父亲从未看过自己，也从未给
过任何生活费，他们的日常生活费“全靠母亲打
零工一分一分挣来的”。为了让母亲省心，小团

“命令自己”必须好好学习，小学，初中直到高
一，他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但除了学习，他并
没什么人际交往。

但高二分科后，选择了理科的小团却开始
跟不上，并慢慢因此而开始失眠，“变得压力很
大，但不能跟妈妈说，怕她伤心。”之后，一次偶
然的机会，一个同学邀请他加入了一个看起来
很特别的QQ群。

“里面都是男的，但大家聊的话题很开放。”
小团说，当他试着在里面说话时，很快有人热情
搭讪，熟悉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个“男男”同
志群。

尽管如此，小团却没有离开这个群，原因就
是“这里很有归属感”，其中一个40来岁的男子
更是常常与他聊，“有种父亲的感觉。”

就在某年的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这个
男子约他出来玩，“什么都不懂”的他懵懵懂懂
地就跟那个男子在一家宾馆发生了关系。

“知道那样不好，但又不想让他不高兴。”
小团说，后来他开始出现感冒、低烧等症状，

“到了12月1日那天，刚好看到电视台有介绍
艾滋病知识的短片，里面提到的症状跟我的
几乎一模一样。”这时小团才突然想起那次

“没有用套”。
小团说，看完电视片，他感觉“整个天都塌

下来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会不会死，会
不会死……”

半个月时间里，小团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
惧中，后来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这更加剧了
他的恐惧感。

“后来遇到一位防艾志愿者，跟着他去做了
一次检查，最后确认没事，才松了一口气。”小团
说，之后他再去医院查，才知道自己掉头发也并
不是因为“艾滋”，而是因为极度焦虑，患上一种
叫做“斑秃”的脱发病。

“心病”解除后，小团在医生的治疗下，头发
又长了出来，但是，小团并没有脱离那个群体，

“离开了那里，我不知道谁还会听我说话……”

“得知是病毒携带者

就想着这辈子完了”

艾滋病防治医师：

外界歧视让小伙

放弃了抗艾治疗
“10年前，我和同事来到山东省胸科医院，

对一个22岁的年轻肺结核患者小林（化名）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但我们调查的原因不是他患了
肺结核，而是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济南市疾病
预防中心结核病防治所主管医师张明玉告诉
记者，“当时我从事的是艾滋病防治工作，那时
候每年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还能数得过
来。”

“当时，艾滋病在社会上还是忌讳较深的
一个敏感病种，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对病毒感
染者和病人歧视的事实。”张明玉回忆道，在医
院的配合下，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个工作人员来
到病房，小伙子躺在病床上，不时地掀开盖着
的痰盂大口地吐着浓痰，为了保密，病房里只
留下了他自己。

安顿好小林的情绪后，张明玉告诉他，已
经感染了艾滋病的事实。“得知这一消息后，房
间里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我们开始了慢慢交
谈。”张明玉说，从小林口中他了解到，小林在
北京打工，做保安工作，因患病回到家乡，住进
医院治疗肺结核。

张明玉按照规定，一一询问小林，“有没
有输过血，卖过血浆，注射过血液制品，有没
有女朋友，是否找过小姐或体验过“一夜情”
等，以确认感染渠道，小林始终摇头否认。

“突然我们想到，性传播不仅有异性传播，而
且有男男之间的同性传播，世界上第一例艾
滋病不就是从一名男性同性恋身上发现的
吗？”张明玉表示，当时同性恋文化并没有如
今开放。

想到这，张明玉开始询问小林，是否有很
要好的男性朋友。“他愣了一下，低着的头不自
主地抬起来看了我们一下，当我们的目光对视
的时候，他又迅速移开而转视窗外。”对那时的
场景，张明玉印象深刻，“有时候，沉默就是一
种默认，我们没再继续追问他。”

按照艾滋病毒感染者属地化管理的原
则，小林被转到了他所在地的疾控中心。“后
来据当地疾控中心反馈，他一直否认自己感
染了艾滋病毒，并拒绝体检和检测。”张明玉
遗憾地说，“这样，他也拒绝了艾滋病免费抗
病毒治疗。最后，他的生命终止在年轻的时
光里。”

戒毒所里的艾滋学员：

吸毒后糜乱的生活

让我染上病毒
11月30日上午，久违的阳光洒在山东省戒

毒监测治疗所（下文简称“监治所”）的操场上，
戒毒学员们正在节奏明快的《沂蒙山小调》伴
奏下跳着专门编排的康复操。今年2月4日启用
的监治所主要收治全省病残戒毒人员，特别是
感染艾滋病毒的戒毒学员。

“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姐妹，吸毒者
常常共用注射器，如果一人感染艾滋病毒，就
会通过针具传染给其他吸毒者。”监治所政委
张文汇称，一旦被诊断为艾滋病，戒毒学员的
情绪会有很大的波动，需要管教民警密切注
意。“这个领舞的小伙子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
员，可是因为吸毒后糜乱的生活感染上艾滋
病毒。”张文汇指着队伍中一个学员说道。

24岁的小程（化名），早年在专业的舞蹈
学校学习，曾经参加过包括中央电视台春晚
等100多场晚会的演出。从学校毕业之后，他
和朋友在山东的一个城市开了一个培训班。
谈起第一次吸毒，小程称那是在2012年南京，
和一个师哥一起。

“吸毒后潜意识特别积极，身体特别懒惰。
说很多谎言，然后用更多谎言来遮掩。”小程
称，除了吸毒，他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一
直隐藏着。在清醒的时候，他都会采取保护措
施，可是一旦“溜冰”之后，在亢奋的状态下就
发生了高危性行为。

在入所体检中，他看到体检报告中写着
“HIV未确定”。后来，小程被第二次抽血。一天，
医生将小程叫到办公室谈话，告知他是艾滋病
毒携带者。“当时就崩溃了，就想着这辈子完
了。”小程清楚记得那天瘫倒在地上。

一年多过去了，现在的小程已经适应艾
滋病患者的身份，而且利用自己的专业在监
治所里面组织各种活动。“身边都是艾滋病
患者，就不觉得自己是异类，我尽量让自己
充实起来，尽管知道出去后可能会很难。”小
程说道。

最可怕的是你认为

周围没有感染者

报道显示，目前校园正成为艾滋病感染者增长较快的地方，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表示，大中
学生感染者中，因为男男同性性行为（英文称MSM，下简称男
男）而造成传播的病例已经超过8成。

“学校艾滋病高发，很大部分原因是学校以及家庭‘性教育’
的缺失。”11月29日晚，济南市市中区疾控中心艾防科科长李辉
告诉记者，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男男”性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危险因素。

据介绍，“男男”性行为不仅包括男性同性恋者（男同）之间
的性行为，还包括一些因为好奇或性别认知等方面原因导致的
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最可怕的不是有感染者，而是你认为周围没有感染者。”11

月30日晚，济南一位从事“男男”同性性行为防艾咨询工作十余
年的资深义工卡咔（化名）告诉记者，防范意识不足，是导致目前
青年群体中艾滋病感染率一直高发不下的重要原因。

“就像闯红灯。”卡咔打比方说，人人都知道闯红灯危险，但
总有人会在等信号灯时迫不及待地冲过马路，结果因此而导致
的伤亡事故从未断绝。

“希望之前性教育方面‘缺失’的课程能及时补上，同时也希
望人们能用平常心看待‘男男’这一群体。”卡咔说，尽管经男男
同性传播感染艾滋病者逐渐增多，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异性传播
感染者仍占绝大多数。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民间防艾志愿者：

做活动时曾遇到

十多岁的咨询者
携手同行七彩志愿者组织成立于2012年上

半年，目前已有10位左右相对固定的志愿者，其
依托为济南市市中区疾控中心。

“感觉做这项志愿活动很大一个问题是不
被理解。”11月30日中午，济南携手同行七彩志
愿者组织负责人波波（化名）告诉记者，即便同
为“同道中人”，他们去一些“男男”聚集点散发
健康知识宣传页也会不时遭遇抗拒。

不过他对此也表示了理解：本来这个群
体就比较敏感，“在人家聚会时，突然闯入身
份不明的发宣传页的陌生人，放谁身上也没
法一下接受。”

波波说，让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很多人拒绝
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没病，也不会遇到有病的
人，所以没必要听你的讲解”。

并非所有人都对他们的工作持有敌意，波
波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他们跟一些宣传点的
人也逐渐熟络起来，不少人甚至会主动跟他们
打招呼。

当然也有例外，“遇到的最小的咨询者只有
十二三岁”。波波坦言，对这种情况他们会给予
特别关注，因为“他们多数是被引诱的，几乎什
么都不知道，受到感染的几率更高”。

“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隐私，
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就不愿再配合
你。”波波说，尽管志愿者们会小心翼翼保护
这些“同人”的隐私，但很多外在因素还是难
以避免。

波波曾经带着一个学生身份的梅毒感染者
去一家医院，结果大夫当着诊室里一些女护士
及男女病人的面，直接让这位感染者脱掉裤子
检查。当看到下体一些疾患痕迹时，大夫甚至直
接询问该感染者是不是有“肛交史”。

“当时那个年轻学生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波波说，这同时也让他感到脸红和无地自容，

“因为之前跟他说的是，会保护好隐私的，结果
却搞成了这样。”

“希望能像对待艾滋病一样，给这个群体一
些特殊政策。”波波认为，如果能有一两家医院
专门跟他们对接，专门提供针对这个群体的“一
对一”专业服务，这样他们再开展志愿服务，阻
力也会小很多。

当当““艾艾””袭袭来来

今年１２月１日是第２８个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这
个让人闻之色变的词，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为挥之
不去的梦魇。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舞蹈专业演员，
有人生画卷还未展开的学生，也有刚刚走入社会的
青年，在得知携带艾滋病毒时都曾崩溃无望。而在他
们背后，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承担着防治责任，
各尽其力，各负其责，遏制着疾病的传播，给病毒携
带者带来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杜洪雷 陈晓丽

艾滋病戒毒学员们签名表达自己远离毒品、挑战艾滋病的决心。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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